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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抄本，亦称“写本”，是我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文献载体形式。它产生于汉末，发展于魏

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使得这一时期的抄本传播也别具特色。为

了更深入地了解古代抄本传播的发展情况，文章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抄本传播的发展概况，分析其特

点和传播途径，并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阐述，以期引起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抄本

传播研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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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ndwritten copy, also known as “manuscript”, is a very important document carrier form in the 
long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It originated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and developed in the Wei,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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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ecause of the special tim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handwritten copy dissemination in this period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read 
of the ancient handwritten copy, this paper combs the development of manuscript transmission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mission channels, 
finally it elaborates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dissemination on handwritten copy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s to arouse the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its dissemi-
nation in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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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抄本，亦称“写本”，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用语，专指以纸为载体、手工抄写而成的书籍或文章[1]。
它主要存在于宋印刷术发明以前，大致是自汉末至北宋初年，近一千年的时间，书籍或者文章都是以抄

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2]。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抄本逐渐替代简牍，并成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重要时期。

如果说汉代是抄本的起步阶段，那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处于抄本的全面发展阶段。因而，这段时期的抄本

传播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2. 魏晋南北朝时期抄本传播概况 

东汉毕昇改进造纸术后，从文化领域到政务领域、从中原地区到边远地区，从文化领域看，纸的普

及基本完成[2]。但简帛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三者共存了一段时期。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

“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3]。由此，中国正式步入抄本时代。 

2.1. 三国时期 

三国鼎立时期，由于三方战乱不断，对文化领域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抄本传播现象已经出现。如魏

向朗“开门迎宾，诱纳后进。”[4]如蔡邕将家藏赠与王粲，让其继续将藏书传播传承下去。 

2.2. 两晋时期 

西晋的短暂统一，及东晋的偏安一隅，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抄本传播突破了

西晋森严的阶层壁垒，超越了士庶界限，已经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如《晋书·左思传》：“左思《三都

赋》出，‘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5]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

使牧羊而私读书。”[6]卞彬的作品，文笔犀利，却“文章传于闾巷”[7]。另外，抄本已经出现了版本差

别，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抄本传播的质量。“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张)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

所希有者，悉在华(张华)所。”([5], p. 1074)这是精本、秘本由个人传入官府的最好例证。 

2.3.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虽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却并未阻止文化事业发展的脚步。藏书家人数增多，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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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量增多，交流更加频繁。《梁书·刘孝绰传》：“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

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8]《北齐书·邢邵传》：“邢邵，字子才。……邵雕虫之美，

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9]传抄造成了版本的差异，此时更有了“异

本”“佳本”“善本”的区分。这些高质量本子的传播，对抄本的保存和知识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3. 魏晋南北朝抄本传播的特点 

3.1. 传播主体具有自发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抄本传播主要是依赖文人的自发性和自觉性。每当有好书、好文产生，即被竞相

传诵，声名远扬。且魏晋以后，读者评论蔚为风气[2]。被读者评论过，尤其是被名家点评、推重的作品，

更是加快了抄本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而且提高了抄本传播的质量。《陈书·徐陵传》：“(徐陵)每一文出

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10]《世说新语·文学》：“庾仲初作《扬都赋》成，

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

([6], p. 267) 

3.2. 传播效率更高 

抄本相对于笨重的简牍来说，价廉、质轻，易于书写，又便于携带，这就给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首先，传播速度更快。如刘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7]，邢劭“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

俄遍远近”[8]。其次，传播范围更广。抄本不只突破了魏晋严格的士庶阶层壁垒，更超越地域空间的限

制，出现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南朝作品不断流向北朝，如徐陵的作品“传于周、齐，家有其本”

([5], p. 1525)。北朝作品也随之传至南朝各处。如“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11]。由此可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抄本传播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在人际关系上，在传播效率上都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突破。 

3.3. 传播方式主要是读者传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获得书籍的主要方式是手工抄写，传播主要靠读者手手相传。“驎士年过八

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12]《北史·穆子容传》载：“求天下书，

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13]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主要靠抄写来获得书籍。《北史·庾信传》：“当

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10], p. 2793)《世说新语·文学》：“裴郎作《语林》，

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为一通。”[14]由此可知，此时的抄本主要主要靠读者传

写传播开来的。读者传写的主动权完全在读者，读者始终掌控着书籍的流传[2]。只要作者喜欢这本书或

文章，就可以直接购买纸张进行抄写或雇人抄写，并进行传播。 

3.4. 传播内容由作者直接向社会提供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主要靠读者自己抄写或雇人抄写而成的。因此，其传播也主要是作者个人行

为，中间没有今天所谓的出版社或书商的介入。传播内容完全由作者自主决定，并直接向社会提供定本。

如西晋陆云“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迄十一。当黄(潢)之。”[15]北魏魏收在《魏书》定稿后，将一部书

放在太原，一部放在邺都，任人传抄[16]。 

4. 魏晋南北朝抄本传播的途径 

4.1. 手工抄录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要想获得书籍，只能自己抄写或雇人抄写。因此，抄借之风盛行，抄本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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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四方。 
第一，在藏书家之间的交流中传播。如相互抄借，像“悦兄闾(高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

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17]如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18]抄本在各个藏书家之间的抄录

和辗转的过程其实就是抄本传播的过程。 
第二，藏书家将藏书外借外阅，使抄本在近邻、文人士子间传播。“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

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12], p. 901)。北周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19]这种开

明的藏书思想和行为，使得文献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第三，在名家名作的影响中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常出现“纸贵”现象，大都是由声名显赫的

名人士子的作品被大量传抄引起的。如瘐仲初作《扬都赋》时，就是因为瘐亮的大力推荐而导致世人竞

相传写，从而导致“都下纸贵”的景况出现。 
第四，在相互馈赠中传播。这是抄本传播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有亲人间的遗赠，如晋范平赠书与其

孙范蔚，齐人褚渊推财与其弟；有朋友间的馈赠，如沈约赠书于王筠，刘显赠书与孙奂等；有因互相欣

赏而无偿馈赠的，如蔡邕赠书与王粲等。文献在文人的相互馈赠中传播，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与学术的发展。 
最后，在佣书业的发展中传播。佣书业产生于汉代，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佣抄写的书籍，无

论是为官府收藏，抑或是被个人收藏，或者拿到书肆出售，都是一种典籍文化的交流[20]。通过这种交流

使大量书籍被广泛散布到社会上，在促进抄本传播的同时，也有利于抄本的保存。 

4.2. 书肆售卖 

魏晋南北朝时，在一些大城市中有很多书肆和沿街贩书者。很多人不惜巨资，购买书籍以丰富家藏。

《晋书·葛洪传》载：洪“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5], p. 1911)《魏书·崔玄伯传》载：“著

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16], p. 624)北魏的李谧、梁宗室萧静等皆有购书于市的文献记载。虽然就当

时来说，书肆中所售卖的书籍品种有限，但这种场所和职业的存在，在来与往的买与卖中，使抄本在更

多的人群和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传播。 

4.3. 藏书人的地域迁徙 

我国古代官员任职实行回避制度，其中一种是地域回避，即官员不能在籍贯或与籍贯相邻地区就职。魏

晋南北朝时期，回避范围由地方官扩大到中央机关。官员任职各地，信息广泛，有机会广泛接触当地的图

书市场、藏书家和外人不易获取的官方文献[21]。官员的外任、返乡，都会不自觉得带动抄本的流动传播。 
另一方面，大量人员的南迁或北迁，也客观上带动了抄本的广泛传播，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如西晋大乱，大批中原人开始南逃。部分名望氏族，如陈郡谢氏、汝南应氏等皆带着书籍迁徙至江南，

这种状况客观上扭转了抄本主要以北方为主的地域分布格局。 
另外，官员外出作战后，经常带回战争遗书，这也是抄本继续传播的一种形式。如后周于谨南伐江

陵，以北海平寿(今属潍坊)唐瑾为元帅府长史。江陵既平，瑾一无所取，只是运回两车图书([10], p. 2356)。
东晋应詹、北齐辛术的大量藏书，都是从战场上获取的战利品。这些战争遗书，被战胜者以战利品的形

式保留并迁徙回籍，进而重新进入社会流通环节进行广泛传播。 

5. 魏晋南北朝抄本传播的重要影响 

5.1. 使作者当世成名 

纸张出现之前，书籍在社会上传播流通很有限。因而，即使作品出色，也很难为他人知晓，更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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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社会上享有声誉。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的普及，使一切成为可能。借助抄本的力量，诗文作品传

播迅速，流传范围广泛。对作者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可以当世成名[2]，并享受作品成功带来的荣誉。

《南史·后妃上》：“(殷淑仪)薨，帝常思见之。……谢庄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览读，起坐流涕曰：‘不

谓当今复有此才。’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7], p. 324)引起“纸贵”的原因，主要是新作产生后，

传抄量过大而引起的纸张供不应求的现象。这也从侧面说明作者的作品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受大众欢迎。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新作引发的“纸贵”现象很多，如邢劭、瘐仲等，还有刘孝绰的“朝成暮遍”，如

谢灵运“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22]这些例子

都表明作品由于传播广泛而使作者当世成名，可以当世享受作品成功带来的荣誉。 

5.2. 促进著述事业的大发展 

抄本的传播速度很快，导致作者能当世成名，这无疑能激发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由此导致

新作不断。创作新作是需要以藏书积累为基础的。魏晋以后，藏书家数量迅速增加，藏书量也水涨般高。

据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家已有 102 位，而藏书达万卷以上者已

近 20 人。藏书家大都边藏边著，使魏晋南北朝在史学、文学、医学、水利、地理等各方面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作品的成功使他们获得了继续创作的强大动力，并在上面投入更大的热情，直接导致了书籍数量

的激增。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著述事业的大发展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 

5.3. 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后又政权林立，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战争和伤害。但抄本的传播超

越了民族的、地域的界限，播洒了知识，传播了文明，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西晋濒临崩溃

边缘，北方大批世族背负典籍南迁，在与南方世家大族的交流中，促进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南北朝

时，南北政权的对立，却并没有造成文化上的对立，抄本的传播功不可没。如南梁刘孝绰的作品，“流

闻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题之。”([6], p. 1012)“河朔”就是黄河以北地区，即当时的北朝地域。还有徐

陵、范晔、鲍照、王羲之等名家作品，也都陆续传至北朝。而北朝诗人薛道衡等名家的作品也不断流向

南朝。正是抄本的传播，使得南北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与融合，并成为南北

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 

5.4. 促进社会读书风气的优化  

抄本的广泛传播，引导了社会对典籍文化的极大热情，为社会良好阅读风气的形成提供了条件[20]。
整个社会处处弥漫着读书爱书的热潮，优化了社会读书风气。 

一方面，读书成为一种精神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至皇室，中达官员，下

至平民百姓，都在读书学习上不遗余力。南朝梁宗室子弟萧静“内足于财，多聚经史”([7], p. 35)，南朝

沈约“好坟籍，聚书二万卷，京师莫比。”([7], p. 242)此时，社会上也出现了较为开明的藏书风尚，即：

有书的自读自著，没书的贫困士子皆或借阅或抄录以读。如晋代范平，齐人崔慰祖等。另外，层出不穷

的“纸贵”现象主要是因为文本复制量太大。由此可见，当时整个社会读书热情之高涨，且已形成一种

良好的社会读书风气。 
另一方面，爱书护书成为一种社会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随着抄本借阅、传播的频繁，引发人

们对爱书护书的思索。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

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23]可见，爱书护书修书已形成风气，也已然成为人们一种自觉行为，

这对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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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为隋唐文化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雕版印刷术究竟产生于何时，自宋以后产生多种说法。但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雕版印刷术

的产生至迟不晚于唐[24]。唐虽然有了雕版印刷术，但文献典籍的传播主要还是以手工传抄为主。魏晋时

期抄本传播的发展为隋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魏晋抄本传播导致整个社会藏书量的增加，这是隋唐文化繁荣的基础。据范凤先《中国私家

藏书史》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家数量就已经一百多人，拥有万卷以上藏书的就有十余人。同时，

各朝官府也非常重视典籍的搜集、整理与抄写工作，如秘书监荀勖对西晋的官藏进行整理编撰的目录《中

经新簿》，共著录有两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书[25]。藏书总量可见一斑。无论私藏，还是官藏，都因抄写

而得以丰富，这些都是推动隋唐文化繁荣的重要力量。 
其次，魏晋抄本传播促进隋唐时期书籍装帧形式的发展。抄本的增加，及传抄频率的提高，导致抄

本的磨损，进而引发人们对书籍装帧形式的改进与完善。最初的写本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也就是

卷轴装。唐朝时，人们发明了经折装、旋风装，不但革新了书籍的装帧形式，更有利于写本的阅读与传

播，为唐朝文化的发展提供更优良的传播媒介。 

6.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藏书由简帛时代发展成为写本书时代的重要时期[26]。写本时代的到来，

使得文献的传播、交流变得更容易，也更频繁。因而，这个时期的写本传播也更具特色，无论对当时，

还是对隋唐，甚至对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印刷术产生并成熟后，抄本还是历经各朝而经久

不衰，倍受文人青睐。因此，对抄本及其传播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研究

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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